
读书人、写书人、卖书人、编书人的朋友

全 国 数 字 出 版 转 型 示 范 单 位

安徽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主管主办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国内统一刊号CNCN3434--00620062
邮发代号邮发代号2525--5050

安 徽 人 的 生 活 指 南

读书人、写书人、卖书人、编书人的朋友

全 国 数 字 出 版 转 型 示 范 单 位全 国 数 字 出 版 转 型 示 范 单 位

安徽出版集团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62
邮发代号25-50

20252025..99..1313
星期六星期六 乙巳年七月廿二乙巳年七月廿二

今日今日44版版 第第88868886期期

安 徽 人 的 生 活 指 南

高洪波：阅读对儿童成长有极大的好处

编辑江亚萍 版式阮进 校对刘洁

记者：能回忆一下童年阅读吗？您创作了很多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是

否占有较大比重？

高洪波：童年阅读是人生最早的初期阅读，也是

打基础的阅读，我的童年阅读是在遥远的内蒙古的

草原上，在文盲老奶奶的陪伴下享受着最早期的亲

子阅读的快乐。因为我奶奶会逼着我的叔叔给她读

《林海雪原》《红岩》等等很多小说，我就在旁边聆听、

想象，特别是曲波笔下的那只大狗赛虎，留给我非常

鲜明的印象。那个时候我的儿童读物读的反倒不

多，但是家长给我订阅了《中国少年报》《我们爱科

学》和《儿童文学》等，是我童年阅读时期最大的期

盼。除开听书就是老奶奶讲的《说唐》《杨家将的故

事》以及《说岳全传》的内容，这些民间传说和英雄传

奇，丰富了我的童年精神生活。

记者：1969年，您成为一名驻守云南边疆的普通

士兵，十年军旅生涯中创作了很多描绘边陲军营内

外的散文，那一时期的读书情况如何？

高洪波：我1969年 2月以北京十五中的中学生

的身份到云南陆军14军40师炮团，成为一名野战军

的军人。我在部队时由于普通话说得好，就被选为

炮团的广播员、图书管理员、电影放映员等等。那个

时候军营的图书封存着，我则近水楼台先得月，读了

大量的封存的世界名著。那是特殊的地下阅读的时

期，还可以读到李瑛的《北疆红似火》《红花满山》《枣

林村集》等。因为有了这些诗歌的阅读，我甚至还试

着啃了一下著名的《浮士德》，但是没怎么读明白。

这种地下阅读和秘密阅读丰富了我的文学修养，所

以我就开始写诗了。

记者：在北京大学，您受到过哪些名师的影响？

他们对您在读书及读书方法上有引导吗？

高洪波：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插班大学三年

级和四年级，那个时候我接受乐黛云、袁行霈、谢冕、

严家炎等老师的指导，尤其是谢冕老师的诗歌理论，

对我影响比较大，而且更早时候我在《文艺报》编诗

歌评论版的时候，谢冕老师还是我的作者，所以他很

早就给我开过一张关于诗歌理论的书单。那个时候

北大的学风讲究，北大的老师严谨，所以像乐黛云老

师对比较文学的精彩的讲解，以及袁行霈老师对唐

诗宋词的高妙的解说和漂亮的板书，都使我崇

拜和入迷。

记者：1979 年您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

《小弟弟要画热带鱼》——转向儿童文学创作，

是和女儿有关吗？您的作品会先读给女儿吗？

高洪波：在我写第一首《小弟弟要画热带鱼》时，

我的女儿还没出生，我转向儿童文学是因为当时在

《文艺报》分工的领域里边，有儿童文学板块，我必须

参加和儿童文学有关的会议。同时我要感谢老战友

李迪，他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少儿编辑室编一

本刊物叫《朝花》，这是个大型的儿童文学刊物，他向

我大量地约稿。除了诗以外，还约我写儿童文学评

论，由于有了园地，所以就有了动力。后来的一些儿

童诗的创作和女儿有很大的关系。她四五岁的时

候，我们父女两人在初春的天坛公园里，在草地上看

各种风景。回来我一口气写了8首儿童诗，其中就

有后来获奖的《我想》，但是我的作品没有读给她听

过，她的妈妈常常是我的第一听众。

记者：您写给孩子们的故事，语言清新、真挚、优

雅、温馨，怀有纯净而高尚的童真。您如何看待低幼

儿童文学的阅读？

高洪波：我曾经有个比喻，儿童文学阅读就相当

于一个人童年对舌苔保留各种滋味的生理性储存，

反馈为精神性的储存，就是精神味蕾是有记忆的。

关于低幼年龄段的儿童阅读，近年间我写过一些文

章，我觉得幼年时期童年时期给孩子们打好文学的

阅读底色，使他们热爱阅读，喜欢阅读，甚至主动投

入阅读，这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有极大的好处。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如果有，是什么？

高洪波：从前是有枕边书的，我记得我的枕边书

随时更换，但是放的比较长的是《笑林广记》。这是

我觉得非常有趣、幽默的一本古代的书。现在由于

有了手机阅读，枕边书与我渐行渐远。

记者：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高洪波：我的阅读习惯是喜欢快读，而且比一般

人的速度还要快一些，这取决于我童年时期和同学

们一起对一本连环画书的阅读比赛，大家非常迅速

地翻篇，然后讲故事，无意中的儿童游戏般的快速阅

读使我对文字的感觉更敏锐一些，所以我对各种书

的阅读都比较快。笔记，只是对理论书我做笔记，文

学作品不做笔记。阅读的时候只会折页，如果觉得

这本书有意思，我会折很多页，然后再翻出来看。

记者：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高洪波：重温读过的书不太多。但是因为我有

当年对各种理论书的阅读笔记，比如说儿童文学理

论阅读笔记，诗歌理论的阅读笔记等等。我会经常

翻阅这些阅读笔记，实际上也等于重温了那些经典

的理论书。

记者：您经常会为孩子们讲座，会给他们推荐书

吗？如果推荐，会推荐哪些书？

高洪波：给孩子们讲座倒是经常参加，而且由于

我的诗歌和散文都进入人教版的小学语文课本，二

年级和四年级，以前的老版本里四年级和五年级有

我的两首诗。一首叫《和我们一样享受春天》，这是

在四年级的。一首是《我想》，在五年级的课本里。

后来新的人教版二年级变成了一首诗《彩色的梦》，

四年级有一篇散文《陀螺》。我经常和二年级和四年

级的孩子们进行关于作文作家的一种写作交流。我

会讲述小时候读的一些好玩的有趣的书，根据他们

的年龄特点和他们进行互动，我给他们推荐的书都

是我小时候看的比较喜欢的书，比如说《吹牛大王历

险记》，比如说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下次开船

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等。还有怀特的《夏

洛的网》、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等等，就是我在《鹅背驮着的童话》那本书里介绍过

的作品。我的阅读体会，我会经常根据不同的年龄

段给孩子们推荐。

记者：有什么书改变了您的人生吗？

高洪波：如果比较个性化地讲，应该是我五年级

时读到的一本《革命烈士诗抄》。它是中国青年出版

社出版的，而且编者是萧三，是毛泽东主席的同学。

我在二年级的时候曾经写不出诗歌来，而且有过对

诗歌的恐惧，那时候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写诗，写不了

诗，老师不让我们回家吃饭，所以说是一次诗歌的早

期恐惧。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妈妈买到了《革命烈士

诗抄》，实际上是成年人们自己看的，但是我没事翻

阅，却受到很大的震撼，因为每首诗的主人公都已经

牺牲了，而且都有个非常悲壮的精彩故事。所以说

《革命烈士诗抄》奠定了我的诗歌观和早期的人生

观，书里边我看到了刘伯坚烈士的《戴镣长街行》，那

是很悲壮的，比如说殷夫烈士当时笔名叫白莽，他翻

译的裴多菲的诗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

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其中还有叶挺将军的《囚

歌》，我同时还看到了吉鸿昌、帅开甲、陈辉等烈士的

诗歌，一直记到今天，甚至脱口能背，可见这本《革命

烈士诗抄》对我的影响力是如何巨大了。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

的，您想见到谁？

高洪波：鲁迅先生。

记者：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

三本？

高洪波：我会选《徐霞客游记》，还有赵汝珍的

《古玩指南》、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

记者：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

出席，您会邀请谁？

高洪波：我会首先想请丰子恺，因为我写散文

是受到他的启发，源于我上鲁院学习的时候，读到

了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才开始写起散文来，最

后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论丰子恺。我特别欣赏丰子

恺说的一段话：“我们在艺术的生活中，可以瞥见

‘无限’的姿态，可以认识‘永劫’的面目，既可以体

验人生的崇高、不朽，而发见生的意义与价值了。

西谚说：人生短，艺术长。”另一位客人我会邀请汪

曾祺，一个“人间送小温”、文笔非常清新典雅、同

时也很妙趣无穷的老人。还有老前辈作家快乐的

严文井先生，我们同一个属相，他长我 36 岁，我们

曾经在一次售书活动中，我坐在他旁边，他在签名

落笔时写下五个字：老兔严文井。我就只好

自书：小兔高洪波。这是一个令人怀念的睿

智而幽默的老前辈。岁月如水，飞速流逝，现

在我也是老兔高洪波了。

据《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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